月在苏词
——论苏轼词中“月”的意象

诸城实验中学  秦涛
摘要：“月”是苏轼词中一个鲜明、重要的意象，苏轼对“月”多方面的描摹绘写也带我们走进了他的心灵世界。本文拟通过苏词中“月”意象的解读，寻找月意象的物态特征与词人内心世界的契合，对苏轼的高洁情操、旷达胸襟、睿智思想作以多层次观照。
关键词：苏轼  月  高洁情操  旷达胸襟  睿智思想
对中华民族来说，月不仅是一种自然物象，更是一种文化意象，承载着古人以及今人的情感寄托。作为饱含文化信息的情感符号，它历来为中国文人所钟爱。从《诗经·陈风》里的“月出皎兮”到谢眺的“隔千里兮共明月”，从张若虚的“皎皎空中孤月轮”到李白的“对酒邀明月”，文学史上所涌现的关于月的名家名篇不胜枚举。宋词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对“月”更是自有一番深情，这在苏轼的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全宋词》录苏轼词360余首（包括残句），“月”的意象出现103次，占近1/3[1]。他以月为时间标识，以月来营造意境，以月来寄托情感，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兴象玲珑的属于月的世界。“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苏词之中，成为苏轼词中一个鲜明、重要的意象，是诗人的情有独钟，它既是词人刹那感受所获得的心灵对应物，又承载了苏轼自身积淀的文化信息、生命信息和美学追求。

苏词中的“月”或径称“月”，或以“婵娟”“玉盘”“桂魄”等指代。概括起来，苏词中的月时而皎洁、时而辉耀、时而澄静。月亮如同苏轼的知己、红颜、另一个自我，时时显露出作者本有的特质来。月之皎洁，如同词人高洁如月的情操；月之辉耀，那铺洒大地的融融清辉又映照出身处逆境的词人的旷达情怀；而透过月亮澄静静美的意象，我们仿佛又看到一个思索着的、睿智超脱的苏轼。词人引领我们欣赏月的多姿多彩的同时，其实也带我们走进了他的心灵世界。
月，凝聚了词人炽热的情感、旷达的胸襟、睿智的思想。本文拟通过苏词中“月”意象的解读，寻找月意象的物态特征与词人内心世界的契合，对苏轼的情操、胸襟、思想作以多层次观照。

一、月之皎洁

在苏词的“月”意象中，以“明月”为最多。据朱强村编年龙榆生校笺之《东坡乐府笺》，苏轼最早的词是作于熙宁五年（1072），即抵杭州任职的次年春以后的《南歌子》、《行香子》等短调小令[2]。“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行香子·过七里濑》），当“月”意象初次见诸于苏词时，词人即赋与它明亮的色彩。苏轼一生涉宦海风波，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官”的过程，甚至差点死于“乌台诗案”，一生大多数岁月颠沛流离。“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西江月》），这首作于刚刚经历“乌台诗案”之后的词，就是对自己人生坎坷和内心苦闷的感叹。词人以月自喻，流露出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愤慨。苏轼是一个关心和献身政治的人，也是一个有抱负而不愿随俗浮沉的人，但月明云遮，才高见妒，忠而见谤，在明月与浮云的矛盾中，词人抒发了对群小当道的愤懑，唱出心头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理解的苦痛凄凉。这里的明月，固然是写眼前中秋之夜的实景，又何尝不是用以象征词人自身的美好理想和高洁人格呢？赋予“月”意象以浓重的悲剧色彩，恰恰是对具有高洁情操的词人屡遭贬谪命运的最好诠释。
但日后像这样的黯然心绪，作者是极少托意与月的，尽管仕途坎坷、世事艰难，但在词人的笔下，月光仍皎洁如镜、如霜、如水。如 “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醉翁操》）“景疏楼上、明月如水”（《永遇乐》）“清夜无尘，月色如银”（《行香子》）等。既然词人屡遭贬谪，当有对现实不满，但为什么出现在词中大量的“月”不是“微月”“缺月”“暗月”，却偏偏是“明月”呢？
古代文人多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人生已任，“学而优则仕”也是自古以来文人的传统出路，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出仕便是最佳也近乎是唯一途径。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这条仕途路上摔打滚爬，以期明君贤臣风云际会，实现一平天下的梦想。苏轼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宦海浮沉，要掌控自身的命运并不那么容易，大多数的文人由此背负着生命沉重的负担。然寻求解脱之法，或明哲保身，或放浪山水，或以死明志。苏轼呢？尽管自小“奋励有当世志”，结果非但不能“致君尧舜”（《沁园春·赴密州》），反而时乖运蹇，忧愁风雨。神宗时期，王安石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排挤，自求自放京城。而王安石遭压制，旧党重执权力之时，苏东坡又因为不满旧党作为而又一次谏言，不容于新党，又不见谅于旧党，“忧愁风雨，一半相妨”。想来苏轼并非冥顽不灵难以圆滑之人，只因心中有为民请命之愿望，而一次又一次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哪怕几经贬谪也毫不畏惧。正因如此，暂不评价其政治眼光是否长远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轼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理想。究其原因，便是太过执着。苏轼无法左右朝廷，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坚实着自己高洁的情操，绝不肯“稍自韬”，既不屑营营于“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又以为“何须抵死，说短论长”。然人事无奈，只有“幸对清风皓月”（《满庭芳》）时，词人才感到心有所寄。所谓月辉冰莹，月色的皎洁，正是词人高洁心灵的写照。
词人的高洁情操是难容于世的，月之皎洁又反衬了现实世界的暗浊，为此而面临了出世入世的抉择问题。词人表现在词中就是寄理想于明月，与其怀瑾握玉生活在荆棘丛生的现实世界里，不如去那清凉国里找寻一片净土。袁行霈在赏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指出过词中有两个字值得注意，就是“我欲乘风归去”的“归去”二字[3]。飞天入月，为什么说是归去呢？这就意味了苏轼对明月十分向往，早已把那里当成自己生命的归宿了。他的《前赤壁赋》里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忽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高洁的心灵境界，皎洁的明月世界，两相契合。盖因为此，词人才多次在其词作中表达出想要“乘风归去”，遨游于美好明月世界的愿望。

苏轼在为怀念恩师欧阳修而作的《木兰花·次欧公西湖韵》中，结句“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固然是说由于欧公居颍时，常夜游西湖，故波底明月对他特别熟悉。然细品此句，则发现词人是把“月”与“余”置于同一人格地位，道出词人与月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非常“人际”关系。在孤独中，只有明月才可引以为知己；在苦闷中，也只有明月才与自己相伴，所以词人把明月当作和自己具有同等人格的对象来认识、欣赏，在其词作中多次出现“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少年游》）“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念奴娇中秋》）等诸多与明月相互对话、相互倾诉的情景，表现“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洞仙歌》）“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永遇乐》）的追求。

刘勰曾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苏东坡为什么“长爱月华明”了。那“月华明”、那晶莹明亮之美，不正是作者心志的显露吗？无论是词人与明月的相知相惜，还是对明月的向往、欲飞天入月，归结到一点，就是词人的高洁情操惟有明月可以朗照，可以寄寓，可以见证。

二、月之辉耀

如果说月色皎洁，映照的是词人冰清玉洁的高洁情操；那么月光辉耀，那铺洒大地的一片清辉，便是词人旷达胸襟的写照。苏词中多有皓月当空，银光普照，孤高旷远的境界。例如“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永遇乐》），“会看光满万家楼”（《南歌子》），“但空江，月明千里”（《水龙吟》），“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水调歌头》）等，无不是月光倾洒、万物浸辉的景象。

苏词中凝聚作者旷达胸襟的“月”，最负盛名的无疑就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作者于中秋时怀念其弟而作。全词紧紧围绕中秋之月展开，运用形象的描绘和浪漫主义的想象，从天上与人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情，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开篇“明月几时有”一句，通过向青天发问，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天上。“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体现出作者“出世”与“入世”，亦即“退”与“进”、“仕”与“隐”之间抉择上深自徘徊的困惑心态。而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实写月光照人间的景象的同时，暗示出 “月圆人不圆”的怅恨，最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写词人对人世悲欢离合的解释，形成了一种洒脱、旷达的襟怀，齐庞辱，忘得失，把作为社会现象的人间悲怨、不平，同月之阴晴圆缺等自然现象相提并论，融为一体。

同样写另一首吟咏中秋的词《念奴娇·中秋》，是苏轼于1083年到黄州第三个年头的中秋节，写下这首名作的。“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冀”，词人不再以“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之理来排遣“人有悲欢离合”的人之常情，而达到了超然物外、出神入化的精神境界。在词的最后，作者遥想自己飞到冰清玉洁的月宫仙境中逍遥自娱的情景：“水晶宫里，一声吹断长笛。”作者带着醉意，击掌狂歌，不禁举起酒杯邀请明月同饮。“我醉拍手狂歌，举怀邀月，对影成三客。”这时，作者、月亮和作者的影子就像三位同在他乡的异客，暂时抛却了的忧愁，在月下盘桓起舞，以消永夜。
如果说在密州所作的《水调歌头》中，词人对尘寰还有所留恋而不忍离去的话，那么，谪至黄州时期的《念奴娇》就表现出坚定的出世思想，但这里所谓的“出世”绝非佛教中的否定人生，亦非道教中的厌弃人生，而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胸襟。拥有了这种胸襟，词人就可以从容面对八面来风，即便在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后的半生里，他仍保持自己完美的人格而不流俗，保持随缘自适的信念而不沮丧，洒脱地越过人生种种困厄。

 “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旷远的境界开阔了词人的内心世界，使词人拥有平和无限之心境；铺洒大地的一片银辉，启示了词人也当拥有与明月一样旷达的襟怀。在月明千里之境中，词人“脱拔于个体生命的失意或离情别绪，而进入豁达澄明的境界”[4]，用超越的方式看待人生的是非、荣辱、祸福，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淡泊的生活境界，高远旷达的生命意义。而无论经历怎样的人生坎坷，身处怎样险恶的政治斗争，陷入怎样的窘迫境地，词人总能从自然界中发现一片开旷的月光世界，时时从那月之辉耀的自然界中获得人生解悟，达到任心随缘、豁达通脱、自然淡泊的生命境界。
最能映射出词人阔达胸襟的，要属其中的“江月”意象了。在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词人身临古战场，神游故国，面对大江东去，英雄、历史、现实、自我一齐涌上心头，思接千载而不禁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惋。“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然人生几何，何苦让种种闲愁萦回我心，还是放眼大江，举杯赏月吧！这里的“江月”意象所寓意的旷达境界，正是苏轼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领悟到的自然生命境界对他的启示与召唤，这实为历史与现状，理想与实际经过激烈冲突后在词人心理上的反映。玩味这言近意远的词句，一位襟怀超旷、识度明达、善于自解自慰的词人形象仿佛就浮现在眼前。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词人一生辗转漂泊，“身如不系之舟”（《自题金山画像》），面临了许多次与朋友、兄弟的别离，词人也会发出“谁与共孤光”的悲慨，亦或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聊以慰情。然词人写此类词“凄清而不凄怆，忧愁而不愁苦”[5]，旷达的襟怀使他惯于为离别的亲友解除忧虑，开释情怀。其《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便以“一江明月碧琉璃”作结，水月交映，意境阔远，令人豁然开朗。既可谓以月象征友情的冰清玉洁，亦可谓以月来表达对朋友前程光明的祝愿。因为词人明白人之离合与月之圆缺，实自古而然，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这是自然之理。既知此理，便不应对圆月而感睽离，生无谓的怅恨，词人终“由感情而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6]。于是，在月之辉耀中，词人旷达开阔，自然淡泊的内心境界便随着这一片月光而熠熠生辉。

三、月之澄静

苏词之月或圆或缺，它大多是静态地高悬于冰冷的天宇；词人的心境无论是惆怅还是通脱，月的意境总是一片澄静空明。“银汉无声转玉盘”（《阳关曲》），“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行香子》），“凤箫声断月明中”（《鹊桥仙》）。月明人静，辉映的不仅是词人审物静思的平和心态，在更深层次上，它辉映出词人静彻人情物理的智慧心灵。

在《江子静自序》中，苏轼有一番对“静”的简明论述：“夫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合，心以静充，志以静宁，虑以静明……故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顺应自然是词人的处世哲学，静彻物事是词人的生活智慧。惟有保持心境的平和，才能清醒地透彻世事，所谓“致虚极，守静笃”[7]；惟有透彻世事，方能不役于外物，所谓“寓意于物”（对外物自然地作出情感反应，不介入丝毫物我利害关系）而不“留意于物”（不系心于外物，不为外物所累，能静守所养之道）。
月夜的空阔阒寂，正是冷静思索人生之际。“人静帘直，灯昏香直……每一念起，辄设理相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8]在《行香子·清夜无尘》《永遇乐·明月如霜》等多首词作中，都能表明词人正是在静月清夜下展开他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辨。词人能在月夜下审物静思，表明了纵使外界如何纷扰，命运如何多舛，他始终能保持思维的清醒、心境的明彻。澄静的月，提供了词人冷静思索人生的环境，也带给词人许多的启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的旷达；“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的悲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的飘逸；“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的潇洒……

在艰难时世中，要做到怀瑾握玉，独持操守已属不易，而能乐观进取、旷达超脱，则更为困难，苏轼得以二者俱全，得益于他儒释道精神统一的高超处世智慧。庄子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9]认为精神清静才能体悟人生“至道”，获得人格升华。苏轼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处在党争的夹缝中，在自身遭遇多次贬谪，儒家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他却能从佛道思想中汲取“静而达”和超尘拔俗、清心寡欲、因任自然的生活态度，将儒家弘毅精神与道家无为无不为思想、佛家脱尘超世之境圆融于自己的人生历程之中，以外儒内道的精神在失衡的社会天平上找寻生存的支点。儒家传统思想使他获得了政治生活的动力和勇气，佛道思想又使他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的蹊径，从而完成他高超的处世之道。这种审慎的冷静和济世的热情的结合，正是词人的通明智慧之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词人承屈原《天问》、李白《把酒问青天》言明出世之志，又恐“高处不胜寒”，以表明入世之不易，出世尤难。进与退、仕与隐之间深自徘徊困惑的心态正说明了词人对人生问题思考的深度，如李泽厚所说：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10]。词人思想的深邃不仅表现为思考的深广度，也表现在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苏词中多次将人生哲理与自然规律，社会现象与自然物象作通透的等量齐观，表现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词人泯灭时空物我的界线，在月之圆缺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思想。“月明多被云妨”，月清光无边，也有微云相妨，何况人事？词人总能把现实人生的挫折、懊丧引向自然辩证的高远层次，从而“超越种种窘逼和限制，获取生活的无穷乐趣和最大精神的自由”[11]。

苏轼立足现实人生，以儒学思想为本而兼融佛老的“静而达”，从而形成其独特的人生修养境界。空明的月光，为月之皎洁和月之辉耀涂抹了一层澄静的底色，它照出了词人的通明智慧，照见了词人深邃的思想。

结 语
苏轼的作品展现了可供我们感知思索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 “月”这一意象，贯穿于苏轼一生的创作，作为其作品中的重要意象，我们得以多角度、全方位地领略了月的多彩多姿。月，不仅凝聚了词人高洁品质，更体现着旷达的胸襟，睿智的思想。这不仅来自他“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爱月之情，更来自历经人生忧患之后的超脱旷达以及他立足现实人生，融汇儒、佛老思想的思索，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关于“月”的体验与表达。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说：“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总之，苏轼的作品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传统文化通过他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当代社会呈放光彩。苏词的这种美的价值和美育的意义将永远闪烁耀眼光芒，而其体现的人格魅力也必将永亘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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